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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及少年時期：出生到十八歲信主前   2024. 06.改稿 

 

1958 年十月我誕生於台灣省立台南醫院，是八個月大的早產兒，只有一點九公斤重，全

身發紫，像隻大老鼠，外婆從此叫喚我「老鼠」（台語），直到我上了國中，外婆才在母

親的央求下改口叫我的名字。不料，四十年後，當我在道生神學院當老師時，學校已經

有兩位「王老師」了，為了明顯的區別，我就自稱「王老鼠」。當別人叫我「那個叫老

鼠的王老師」時，我就想到外婆，但「王老鼠」到底不是好名稱，叫不響亮，後來也沒

有人用了。 

 

在我出生前不久，父母親的朋友生產，不料，小孩身體不好，由於是請收生婆來家裡接

生，沒有醫療設備挽救，小孩去世了。這件事使母親決定在台南市最大的醫院生我，這

個決定救了我一命。當我生下來時，安安靜靜不會哭，命在旦夕，台南醫院剛買了一台

保溫箱，到貨四天、尚未啟用。於是，在「死馬當活馬醫」的想法下，我被放入了這台

新的機器裡，上帝就這樣地救了我一命。後來，我在愛上同性朋友的掙扎中，我會想到，

是否，在那些個住在保溫箱的日子，我也曾經掙扎過？活著好，還是不活更好。 

 

兩歲的時候，我因急性腸炎，夜裡不斷腹瀉，母親判斷情況危急，半夜兩點抱著我去敲

打小兒科趙醫生的家門，把醫生叫起來看診，醫生告訴母親：「還好妳現在來，若是等

到天亮才來，這個孩子就活不了了。」當時身體羸弱的我也不能接受手術治療，在良醫

全力的救治和父母晝夜不分地看顧之下，又撿回了一條小命。二十多年之後，學校老校

工退休，才真相揭曉，原來我是喝了他的油漆，他怕受責備，隱瞞了這件事。的確，我

小時候好喜歡油漆的味道！（怪不得我後來學習漆油漆，一下子就上手，還漆得很好。）

這是上帝又一次留我活著，為了榮耀神的名。 

 

我的家庭人口很少。爸爸、媽媽是年紀比較大才結婚的，媽媽二十八歲生下哥哥、三十

一歲生下我，那時爸爸已經四十歲了。爸爸、媽媽都當老師，從小到大我們都是住在媽

媽任教的學校宿舍。我是在一大片廣闊的校園中成長，廣大的草場、粗大的樹木，和各

式各樣土石昆蟲的遊戲，我混在一大群男生中間打土仗，玩「不准哭」的遊戲，使我到

今天仍不太有女人味，然而大自然的氣息使我深受影響，到現在我還是喜歡登山及郊遊。 

 

比較需要男女有別的年紀開始，我總是被母親教導走路手不要擺那麼大、不要那麼勇敢

有力的模樣，不要什麼都自己做，但是，這就是我，真實的我，我不認為需要改變，嫁

不出去就算了，我怎能去嫁一個不能接受真我的人呢？我未婚至今，在這方面沒有改

變，事實上，對於單身的我也沒有那種改變的條件，大大小小的事都要自己扛，我怎能

嬌弱無力呢？ 

 

小學時候，我的功課大約中等，但是記憶力不好，理解力也欠佳，說穿了，就是個資質

平庸的孩子。偏偏我的父親在農業職業學校教英文，母親在小學教算數，母親還身兼小

學附設幼兒園的主任，因此在級別上高於我的小學級任老師。每天放學後，老師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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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家長是在校老師的子女留在學校寫功課，現在回想起來，這不是變相補習，還可能

有不得不奉承上級的因素。我實在不喜歡被當成特別的學生，記得有一回，九九乘法在

學校沒有背出來，人還沒有回到家，母親已經拿著棍子等著我。那天很慘，沒有背出來

九九乘法，不准吃晚飯。在學校讀書，我若表現不好，消息就立即通報到家，我就得挨

打和被責罵，讀書成為了壓力和不愉快的經驗。我的父母親都是老師，他們的朋友也多

半是老師，彼此談論的話題就是孩子會不會讀書，我們讀書的成績成為父母的面子必須

維繫的榮耀，像我這種不會讀書的，客人上門我就躲起來，聽著父母講述哥哥的優異維

持面子。其實，我是很愛讀書的，從小媽媽給我買的東方出版社的兒童讀物，我都愛不

釋手，最喜歡那個由狼群養大的毛克利，但我就是無法把學校的教科書讀好。愛讀書，

卻不會讀書，注定了我一生艱辛曲折的道路。 

 

從小我很喜歡講話，也愛開玩笑，大家排隊走的時候，我常拉著前面同學的長辮子，讓

班上留長辮的同學有點惱火。小時候，我老是跟著哥哥後面走，哥哥就罵我「你這個跟

屁蟲！」我不甘示弱地回他：「你是屁！我是蟲。」小學老師給我的評語差不多都是「愛

開玩笑」，走過了大半生，才發現「愛開玩笑」也是人生之寶，難過的時候，開開自己

玩笑，就過去了。 

 

小學四年級，母親要我開始學彈鋼琴和畫圖。我很喜歡周六下午去學畫圖，但卻很討厭

彈鋼琴。我告訴母親「我沒有興趣。」母親的答案總是那一句話「興趣是靠培養的。」

從小我在家裡沒有音樂的環境長到小學四年級，突然要開始「培養興趣」，我只好在厭

惡的情緒中培養興趣，完成母親從小想彈琴，家中卻沒有錢讓她學琴的遺憾。後來媽媽

還節約到底、不惜巨資的為我購買了一台鋼琴。我很難判斷是誰的錯，反正到最後，我

上了國中就以功課忙為理由堅持不再彈琴，媽媽等到我上高中時，徹底失望地賣掉了鋼

琴，我的美好童年也在放學被迫練琴中葬送了一半。 

 

關於繪畫，當時有位陳老師與我們同住學校宿舍，高年級時，每星期六下午爸爸就騎摩

托車載著我和鄰居的孩子去永福國小學畫，我很喜歡，但也沒有什麼好成果，我想是我

不擅於觀察的緣故。倒是永福國小校門外有一個賣各樣零嘴的小攤很吸引人，我記得在

那裡買工廠製造鳳梨罐頭切下來的圓柱型鳳梨心，感覺真是美味。 

 

父母讓我從小就有一隻狗，這影響了我整個人。在別人的眼中，我非常有愛心，也很負

責任，我想這是我一直深愛小狗、對小狗負責造成的。我對動物喜愛的程度，遠超過對

人，但我並不贊成現在許多人把動物當寶貝來養。小學畢業的那個暑假，我心愛的小狗

「白帝」（Betty）死了，那天是七月十四號，這個日子深印腦海。狗是我最愛的動物，

我曾有過好多隻狗。牠們陪伴我度過無數的日子，牠們忠實，牠們了解我的心情，牠們

在我流淚的時候，坐在我旁邊，靜靜地舔著我的腳，牠們在我高興的時候，快樂地與我

追逐嬉戲。與狗同在，在夕陽西下時，在長草中思索，是極美的回憶。 

 

由於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恩惠，使我不必經由聯考就進入一所不錯的國中讀書。我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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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老師的孩子、一個優秀學生的妹妹，還有一位開補習班的姨丈，國中的生活就被無

形的壓力所籠罩。生活中好像不知怎樣宣洩好，我喜愛和同學在傾盆大雨中去操場淋

雨，放了學留在學校搧未乾的裙子，我喜愛和同學去郊遊烤肉、去海邊跑、儘可能的瘋，

我也喜愛和同學聊數小時的天，惟一不愛的是「回家」。 

 

我記得國中二年級上學期，有一次期中考英文考了九十五分，全校第二名，為此，我在

心中驕傲了好久。但那是滑梯的頂端，自此之後，我就再也考不好了。每晚補完習，吃

冰、逛街、聊天，窩在阿肥的家中。阿肥是個高手，和我這樣過日子，她老姐仍可以理

化競試考全校第一名。她的父母在夜市場作生意，晚上都不在家，她家有四個孩子，她

是老大，在她的家，我覺得很愉快。國三時，我回家更晚，每天差不多到十二點、一點

的時候，爸爸就到阿肥家。夜裡巷子很安靜，我一聽到爸的摩托車聲，就抓起書包、推

著腳踏車一躍而上，飛快地騎回家，回到家少不了一頓打罵，我早已習慣了，我心中想，

反正，你們喜歡的是哥哥。 

 

十二點一過，紅綠燈就成了單色的閃燈，天天，我在那樣的閃滅時刻回家，媽媽打我打

斷了蒼蠅拍我仍無動於衷。記得有一次，我還對媽媽說：「下次要用好一點的棍子。」

我不傷心嗎？我表現得那麼硬、那麼強，內心中是一股不被關懷和不被了解的怨恨，和

滿腔的無可奈何，我想離開家，但沒有錢。有一次，我明明和阿肥站在十字路口聊了六、

七個小時，爸到阿肥家找不到我，我回到家超過兩點了。我說我在府前路和進學街（後

改名忠義路）的路口那家水族館前聊天，但全家都不相信，哥哥還說我一定去和太保、

太妹玩。我好傷心，難道功課不好的人，說話就沒有人相信嗎？阿肥還是我們的班長呢。 

 

常在一起的同學阿美也常回家被打罵。有時我陪她賴在她家門口，等她媽媽拿著掃把，

罵完一頓話，把掃把一丟，回頭進屋了，阿美就對我說：「沒事了，你回家吧，祝你好

運。」有我在，她可以免去一頓打。儘管在家有很多的責罵、被修理，在學校都成了開

玩笑的材料，大笑一場，就煙消雲散，隔一天，大夥人又在外耗著。這樣的事，直到有

一天，好像是在高中聯考前兩星期，有一晚爸爸居然跑去阿肥爸爸的小吃店中罵阿肥的

父母沒教好孩子。天啊，她爸媽每天晚上六點出門到店中賣東西，到隔天清晨三、四點

回家，根本不知道我在他們家中耗那麼晚！這下好了，阿肥來學校告訴我，她爸媽不許

我去她家了。 

 

再難熬的日子，我想，我都熬得過去。我在眾師長的意料之外，沒有考上第一志願台南

女中。我的好朋友們，別看她們和我玩得瘋，可都是各有專長，幾個人全上了台南女中。

阿肥小時候，被小學老師欺負，立志要教小學，她決定去讀師範專科學校（後改名為台

南大學），考師專比考台南女中更難，但怎麼難得倒我們出色的阿肥，於是，她便走了

另一條路，我不知道怎麼勸她。阿肥後來果真成了一個優秀的小學老師，一直任教到五

十五歲退休。阿肥師專畢業不久，嫁給一個在台北賣布的商人，除了我出國的十年，我

們一起度過數十年有笑有淚的日子，而且大多時候都住得不遠，到現在還是好朋友，感

謝神奇妙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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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了，原來幻想著在二等學校做一等學生的我，美夢又破碎了，我簡直不知道要怎麼

讀書才能避過紅字。高一時，遇到兩個好老師，使我拼命讀國文和生物，其他科目都在

生死邊緣。高一下學期，期中考一過爸媽看大勢不妙，替我找了一個家教補習數學，偏

偏這個王老師是我級任兼國文老師顏老師的好朋友，顏老師非常疼愛我，於是告訴王老

師說：「王維瑩這學期若是數學不及格找妳算帳。」那兩個月，我被王老師逼慘了，天

天算數學到三更半夜，那一年，我補考英文和歷史，數學居然及格了。王老師大概覺得

教我太累，教了三個月就不教了，等我在學校上過了她教的部分，數學又完蛋了。 

 

數學走了樣不打緊，在二年級又有化學課，我對化學元素一向恐懼。要理解的科目不好，

那麼要記憶的科目如何呢？我也不行，有時連歷史和地理都不及格。讀不好的我開始想

新的念頭：去高雄考插班，換一個地方打天下。於是家人大費周張幫我遷戶籍、報考，

結果，我的夢又空了，一間都沒考上。 

 

也罷！不讀算了。有一天上到中午，我就宣告要回家了，走到教室門口，同學叫道：「王

維瑩，妳的茶杯忘了拿！」我想，好馬不吃回頭草，瀟瀟灑灑的說：「不要了，送你們。」

頭也不回的走了。我去找了一個推銷東元家電的工作，那老闆居然不要用我，勸我讀完

高中。他說：「妳學校那麼好，不讀可惜，回去讀完，畢業再來，我一定用妳。」那天

下午，我聽了一下午的唱片，越聽越不自在，明天起，我做什麼好呢？放學後，顏老師

帶了兩個口才最好的同學登門拜訪，她們說：「全班四十三個人都想來勸妳回學校，怕

人太多吵了妳，推選我們兩人來。」上帝阿，我這個班長還挺風光的嘛！隔天，我回了

學校，連請假都免了。那一年，我補考英文和化學，又低空閃過。 

 

我喜歡新聞，買《新聞學》在家看，又看一些描述新聞記者及新聞業的書，喜歡照相，

拿著父親的老相機，像個大方盒子的那種，底片是方形的一大張，一卷底片照不了幾張，

父親很有創意地幫忙我把相機改良，讓我能拍多幾張照片。我到處去拍自以為是佳作的

藝術照片。我很喜歡打排球，每到假日就去打球，就是看不下該看的書，心中還常想著

我的第一志願：政治大學新聞系，連系主任大名都打聽清楚了，還買了他寫的書來看。

人生還真有趣，四十七歲我開始在政大宗教研究所讀書，有同學知道我的往事，走過新

聞系的那棟樓，高興地對我說：「維瑩，進去拍張照片吧！」 

 

高三了，面對著黑板上一天減一個數字的倒數記時，我開始覺悟了，像別人那樣正經地

開始讀教科書了，還很認真地補起英文，有時候還看一點聖經，但似乎一切都太遲了，

到了要畢業的時候，連畢業都有問題。期末考過後，我接著要考期末考補考，畢業考結

束，我接著要補考畢業考的英文和數學。考英文時，我想，反正功課不好，留級就留級

嘛。考試的時候老師似乎默許全班大抄，我紋風不動，好歹，功課不好，也講道義。監

考的是自己的級任導師，也是英文老師，那張考卷是她出的。她居然步下講台，走到我

旁邊，偷偷用手勢要我擦掉我寫的答案。天啊！奇蹟！老師幫助學生作弊，她一題一題

把答案告訴我。就這樣，我高中畢業了。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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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1989 年赴德進修的前夕，我去看望顏老師，她告訴我那一天晚上英文老師去她家

找她，告訴她這件事。英文老師當了二十年老師，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但那一天，

她實在不忍心我不能畢業！更妙的是，因為顏老師堅持給我買個戒指讓我帶出國，我們

後來上街去選戒指，在街上，遇到了這位英文老師。當顏老師很高興地對她說：「王維

瑩明天要去德國留學了。」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在上帝眼中，老師幫學生作弊

絕對是不對的，但是，若非如此，上帝如何成就祂今天在我身上的塑造呢？上帝容許人

去作不對的事，來成就祂的旨意嗎？在我生命的歷程，我越來越發現這種難解的詭異。

我只能解釋，真實對人的關愛，超越了律法的是非。 

 

許多年後，有一次我在輔仁大學宗教系當兼任教師，教宗教經典概論。學期快結束時，

有個畢業班的學生來找我，說他父母正在安排他出國讀書，代辦業務的機構說他每科目

的成績至少要有 82 分比較能夠申請到學校，希望我幫忙。我查了這位學生，出席率很

低，意味著平常成績不好，期中報告也寫得不好，期末報告分數也不特別，總成績絕對

達不到 82 分。但是我一向都鼓勵年輕人出國歷練，我若全班加分，有人會超過一百分，

若個別給他加分並不公平。我苦思難解，夜不成眠，突然我想到了自己高中畢業，是英

文老師的幫忙，我豁然開朗，決定給這個學生 82 分，願他能在國外努力上進。 

 

 

考完了聯考，未放榜前，一個別班的同學小張約我去參加基督教校園福音團契舉辦的福

音夏令會。現在，我要說說基督教信仰和我的關係。 

 

我對基督教信仰從小就沒有好印象，爸爸曾經教導雷宣教士講中文，被他引導信了基督

教。父親每個星期天都去教堂作禮拜，但是他常常對我們非常凶，對親人朋友、對陌生

人都不太友善，只有那些他喜歡的人，他對他們很好。我的母親不信基督教，但是因父

親信教，家裡也沒有一般的民間信仰，母親為人十分柔弱善良，寧可吃虧，不願與人爭

長道短。有時她會說一句「阿彌陀佛」，但她也不去廟裡拜拜。我覺得父親太強、母親

太弱，我不想和他們一樣。我在聖誕節去過教會，是父親帶去的，但我總不自在，那到

底不是我熟悉的地方，我也不喜歡去占這種便宜。 

 

國中二年級，班上的老蔡居然勸我信耶穌，我與她爭論，她說不過我。「我家有個基督

徒，基督徒有什麼好？」是我最強硬的理由。她約我參加學校一群基督徒老師和學生的

活動，我也去了幾次，但實在無法相信這位不知道在那裡的上帝。倒是幾次的烤肉活動，

我都很有興趣，烤蝦、烤花生的美味令人垂涎。 

 

國中三年級開學不久，老蔡說府前路浸信會來了一個老外開佈道會，拉我去聽聽，我答

應了。雖然老蔡住在西區海安路，我住東區（後改為中西區）的樹林街，我們仍然約好

了散會後一起回家（我們通常同騎一程再分手）。那晚，像聽故事一樣聽完了宣教士繆

牧師的話，只記得他說到他離開大陸時，攜帶的聖經沒有被共匪搜出來，他很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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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算你運氣好，我也有運氣好的時候！」他結束時說，若有人願意信耶穌請舉

手，有人可以和你再談談。哇！老蔡居然舉手了，這下我不知道在教堂外面還要等她多

久，天還有點涼，乾脆，我也舉手算了。 

 

許姐姐把我帶到旁邊的一棟樓上的一個小房間，讀聖經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給我聽，又熱

心地講解，我根本不信，也不敢讓她知道。她說完了，要我禱告。嚇人！我根本不會禱

告。許姐鼓勵我，她說禱告就是把心裡想要的告訴上帝。聽起來不太難！於是我告訴上

帝，我不喜歡我的家，出外靠朋友，我請上帝賜給我好的朋友。奇妙！直到今天，上帝

一直應允這個禱告，我為我有的每一個好朋友對上帝深深感謝。許姐說，那個是我「決

志的日子」，非常重要，要我說三次：九月二十五日、九月二十五日、九月二十五日。

當時，我想我是假決志，那個日子不重要，今天回頭看，對我是假的，但上帝卻當真了！

那是在 1972 年，我決志信耶穌！  

 

此後一年，許姐常寫信給我，那時沒有電話，她也寄了不少卡片來，都是要約我去教會。

有一張卡片很特別，上面畫了一隻長頸鹿，旁邊說：「為了等妳，我的脖子都長長了。」

可是，我仍然一次都沒有去，倒是許姐家去了一次。許姐拉不動我，她也結婚離開台南，

我們就斷了音訊。（十五年後，當我在浸信會神學院讀書時，許姐居然也入學，當了我

一年的學妹！）現在，每當我勸人來教會勸不動時，我就想到許姐，使我不氣餒地繼續

勸對方，因為上帝也讓許姐曾經這樣對我。 

 

高中時，那個愛纏著我傳教的老蔡讀我隔壁班。我在她的苦心邀請下，也去了學校基督

徒的活動，但一直無法相信這個上帝。升二年級時，老蔡轉學去了台北，我正想可以鬆

一口氣，不料，又有一個別班叫小張的，她的表妹和我同班，她喜歡和我談信仰的事。

這真令人不解，怎麼走了一個又來一個，可以說，上帝就是不放過我。我到底有了一點

改變，自己跑去買了一本聖經，有時也參加學校基督徒的活動，我也很認真地禱告把我

想要的告訴上帝，但是，上帝對於我仍是很遙遠的感覺。禱告使我自己感覺安心，但我

對上帝仍不能完全接受。 

                                                                      

 

小張一番好意邀請我參加一個福音夏令會，正好在大學聯考後不久，也沒有什麼事，我

就答應了。福音夏令會在台南近郊一個叫橄欖山的山丘上，有好多學生去。我們被分在

B 棟的一個小房間，除了學生，有兩位輔導姐姐，一位姓管、一位姓吳，和我們一起住。

那幾天的生活，很新奇，很喜悅，面對即將要放榜，和不可知的未來，我發現自己渴望

得到基督徒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平安和源源不絕的愛。同住的兩位姐姐，管姐沒有考

上大學，正在讀銘傳商專（後改名為銘傳大學），吳姐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當英文

老師，但已過適婚年齡，還沒有結婚。我看她們的人生，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她們有

一種喜樂的力量，我相信是上帝給她們的，我也想得到這種力量。 

 

我暗暗地想，我可以信信看。我既然已經舉手決志過，我決定不再舉手決志，而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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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我願意相信上帝。不僅這次我不再舉手，我決定這一生都不再舉手，我深知自己的

軟弱，也想到環境的多變，我不能保證我會按承諾去作，那我何必承諾什麼，害自己多

一項不履行諾言的罪名。 

 

又是一個難熬的夏季。大學聯考落了榜，大學夜間部一度因聯招會分數計算錯誤以為可

以上榜，後來又成了泡影。茫茫然的我接受了管姐的建議，報考三專，由乙組（文學）

改考丁組（商業），志在她的學校「銘傳商專」。於是，我開始全心預備衝刺，主耶穌的

話是我的力量，我也天天禱告。 

 

1976 年八月底，我和六個同學到高雄去考三專聯招，原本我是可以住舅舅家的，但同學

拉一拉，就一起去住旅舍了。那天，我們訂了兩個房間，各有兩個雙人床，可是到了夜

裡十一點了，有一個房間的客人喝醉了，沒辦法走。於是，只好我們七個人擠兩張雙人

床睡，我們把兩張床併在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排排睡，我正好在中間，第四個。 

 

那兩張床高矮不齊，頭頂上又有個電話，線太短挪不走，我一向好睡，也就將就了。那

真是令人難忘的一夜，考前的緊張、床的不舒適，加上別人熟睡帶來的壓力，我用盡所

能想出來的各種方法強迫自己入睡，但到清晨五點，我仍醒著，生平第一次通霄未眠，

居然在這個要命的時候。 

 

五點鐘了，我放棄了睡眠。輕輕地爬起來，走出了房間，整個旅舍只有別人睡覺發出的

聲音，我獨自坐在通往二樓的樓梯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任何希望考個學校讀書，

但我好羨慕考上大學的同學或立志重考的人，我是既不想重考，也不想去工作。自以為

聰明，瀟灑地混了這麼多年，現在我怎麼辦？淚水終於流下來，一發不可收拾。「王維

瑩從來不哭的」，現在擋不住悲從中來的無奈。 

 

半小時後，淚水止住了，我開始禱告，像一個累極、倦極的鳥倒在樹的窩巢中，像一個

無望的小孩，眼巴巴冀望著大人一線希望的支援。今天的我，面對失學的壓力，全是罪

有應得，但我何其深切地盼望那來自天父上帝的一絲憐憫。 

 

六點鐘，我叫醒別的同學，上考場去。每一張考卷，我都在閉眼默禱之後才提筆，我求

神幫助我會回答「第一題」，因為會作第一題很重要。一天下來精神好得很，第一次，

我感覺耶穌是這樣愛我。那天晚上，我們有了兩個房間，我好好地睡了一晚，隔天也順

利地考完了。我每一科考卷的「第一題」都會作！ 

 

一向得壞成績的我，考完試從來不對答案。這次也是如此，我只有禱告。管姐的媽媽手

受傷，而管姐回台北上學了，於是我常跑去她們家和這位年老慈祥的婦人在一起，我發

現心中有上帝的老人是何等的善良和滿足。幾十年過去了，管姐是我的好朋友，互相勉

勵扶持，管媽媽是我的代禱者，天天為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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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考試成績揭曉的那一天，媽媽拿著我的成績通知（我們住在學校宿舍，我們的信都

是寄到學校）歡天喜地地跑回家，叫道：「小妹，妳考上了。」我考上了。在志願單上

我依序填了國際貿易、會計統計、企業管理和銀行保險四科，我的成績比銀保科的錄取

標準多了 0.25 分。0.25 分，這是什麼樣的恩典。媽媽說：「這 0.25 分是耶穌送妳的。」

我說：「不，我所有的分數都是耶穌送我的。」耶穌深愛我，祂為我開啟了升學之門。 

                                                                      

 

願我們的天父、主耶穌基督得著榮耀。 

請讀者不要追查以上見證中所提出的事件和人物，以免造成別人的傷害。非常謝謝您！ 

欲知後事，請看「青年時期 I」，謝謝您。 


